
她是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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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巴低哼了一声，直接一拳就朝我的脸打了过来。虽然看起来

力量十足，但对于我来说，这一拳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我身子

稍稍一侧让过这一拳，接着朝他的左腿膝盖狠狠的扫了一腿！

「砰！」一声闷响。刑巴身子一歪，立刻趔趄向后退去。不管

你身上的肌肉再发达，关节是永远也无法锻炼到的部位。我紧

紧跟上，「砰」的又是一声，我的第二腿低扫再次砍在了刑巴

的左腿膝盖上！

刑巴「扑通」一声摔倒在了地上，双手捂着左腿的膝盖，虽然

一声不吭，但脸上疼的已经变了形。他想再站起来，但努力了

几次都没有成功。

战斗结束，历时不过五秒。我只出了两腿低扫。

李哥单调的鼓掌声音传来，我转过头去，看到李哥一脸满意的

对我点了点头。徐姐坐在那里，愣愣的看着这一切，那表情……

我无法形容。不敢置信加上震惊和意外，那瞬间的表情变化太

过复杂。

自己最为得意的猛士，结果一个照面就被人放倒，丧失了反抗

的能力，换了谁都会抓狂的。其实徐姐的接受能力还算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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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要是她的话，可能当场就崩溃了。

我穿上鞋子回到座位上，李哥亲自给我夹了一小碟清炒鱼片犒

劳我。刑巴还是没能自己站起来，被两个人扶着走到徐姐身

边，低着头说：「徐姐，对不起。」

徐姐看了看刑巴，又看了看我，再看了看李哥，一句话都没

说。我知道，她还在刚才的震惊中没回过神来。可怜的女人，

我忽然对她同情了起来，早知道下手就不那么快了。

李哥明显是只老狐狸，比徐姐要稍稍高上那么一筹。徐姐扯到

拳赛的事，正中李哥的下怀。然后他欲擒故纵的引诱徐姐上

套，结果一下就给套牢了。

要离开的时候，李哥还不忘「真诚」的奉劝一句：「哦，徐

姐，其实我想说，如果找拳手的话，还是找专业一点的比较

好。毕竟我们不是在比推吉普车。」

出了娱乐城，李哥高兴起来，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他一

把搂住我的肩膀：「西毒，真他妈给我长脸了。你们回去叫着

小妖，晚上我请你们吃海鲜！」

看来李哥说的没错，有时候，一场谈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李哥在「巨无霸」海鲜城订了个包间，到了晚上，我们几个兴

致勃勃的杀了过去。一推门，我就感觉今天晚上这顿饭吃不痛

快了。



阿果正坐在李哥旁边，一边玩着手机一边抽烟。听到有人来

了，面无表情的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算是打过招呼。哦，又是

那迷离的烟熏妆，那堕落天使一般的眼神，我的心莫名的就紧

了起来。

四年了，我一直没能逃脱这种感觉的魔爪。

「西毒，小妖，坐，坐。」李哥招呼着我们落座，看来他今天

心情格外舒畅，还点了两瓶价格不菲的葡萄酒。

「今天我们的谈判非常成功，可谓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大

家都有功，尤其是西毒！来，李哥敬你们一杯！」李哥站了起

来，端起了酒杯。我们也赶紧跟着站了起来。

在把酒杯放到嘴边的时候，我又瞥了一眼阿果。她端着酒杯，

红色的液体流进口中，衬托得她的嘴唇越发的迷人。我喝了一

口，却又涩又酸，一下苦到了心里。

吃了一会儿，李哥说：「你们几个这些天都注意一点，千万不

要惹什么事情。虽然说徐珊是外来户，但她在温州也是一大富

豪。现在有钱，什么事都好干。」

「李哥，你的意思是，徐珊那老娘们会狗急跳墙，对咱们下

手？不能吧？」小妖啃着螃蟹腿说：「在太岁头上动土，她有

这个心，还能有这个胆？」

「是啊，李哥，应该不至于吧。」凶器也跟着说道：「当时打

赌，不都是她亲口承认的吗，开那么大的场子，总不会出尔反

尔吧。」



「就是因为她不会出尔反尔，我才让你们小心！」李哥用教育

的口吻说：「江湖险恶，小心行得万年船！你知道这一赌让她

卖给我多少股份？一个店百分之十五，两个店加起来就是百分

之三十！人家赚钱赚得好好的，凭什么给你分上一碗？徐珊她

心里肯定不甘心，但又不能说话不算，当时那么多人看着呢。

所以才让你们都小心点，以防她有别的什么动作！」

「一个女人，能有这种心思？」拐子有点疑惑。

「你懂毛，天下最毒妇人心！女人逼急了比男人还狠！」李哥

敲了一下拐子的脑门：「等你们什么时候吃过女人的亏就明白

了！不管徐珊有没有什么动作，你们最近一段时间都给我老实

点，尤其是你，小妖！」

「呃，好……」正在狂啃螃蟹的小妖根本就不顾得回答。

「不光是你们，我最近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在这个关键时刻出

点什么事可就亏大了。凶器，从今天开始，我不管去哪谈生意

你都跟着我。还有，西毒，」李哥看了我一眼，「这几天阿果

要出门的话，你负责陪着她。」

一股电流刹那间闪过全身，我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的回答了

一句：「好。」

第二天一早，凶器便被李哥打电话叫出去了，只剩下了我们几

个在基地训练。自从乃昆走了之后，我们的训练就全靠自己

了，所幸基本上所有的技术都已经掌握的差不多，只需要日渐

磨练即可。虽然没有教练的督促，我们也丝毫不敢放松自己，

格斗生涯就是这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下午的时候，我正对着沙袋狂练扫腿，忽然手机响了起来。我

拿起电话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接通

道：「喂？」

「西毒？」从手机里传出来一个女声。

「嗯，是我，哪位？」

「我阿果。」

我立刻有些慌乱，刚刚剧烈运动还没平息下去的心脏又怦怦狂

跳起来，氧气一时间供应不足。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晕过去：

「果姐……有事吗？」

「我想出去逛逛街，买件衣服，你有时间吧？」

「有，有。」我忙不迭的说。

「好，那你在基地等着，我过会去找你。」阿果说完就挂了电

话，剩下我还在那捧着手机发愣。

我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月光

光心慌慌。小妖看着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问：「咋了，你叫耗

子咬了？」

过了一会，李哥的那辆越野吉普车停在了基地门口，阿果下车

喊了我一声。我强忍着自己慌乱的心跳，深吸了一口气，然后

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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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果打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她看我愣在那里，

说：「怎么了，上车啊！」

「额，我，其实吧……不会开车。」我无奈地说。

阿果意外的瞅了我一眼，自己又坐回了驾驶位上。她发动车子

说：「我还以为你会开车呢。」

「我只会开自行车。」我笑笑。

「好啊，那改天你开自行车带着我。」阿果也笑了。我很少见

到她笑，她笑起来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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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哪的衣服好看？滨江道还是劝业场？」阿果一只手开着

车，另一只手点燃了香烟。

「我一般都喜欢去大胡同。」我老老实实的回答。

「呵呵。」阿果笑了起来，接着说了一句：「没品位。」

我也笑了，真是挨骂都高兴啊。

陪了阿果逛了整整一个下午的街，从滨江道到劝业场，从文化

街到家乐福，开车少走路多，逢店必停，逢街必逛，我的腿都

走细了，真是比训练还累啊。这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平时看

起来娇弱无力，迎风就倒，可是一逛街就好像吃了金克拉一

般，精力充沛，体力无穷，丝毫不见疲态。试衣服，砍价钱，



挑毛病，信手拈来，如同游戏，自由的就好像游进了大海里的

鱼。

终于在我撑不住的时候，阿果提出饿了，进了一家肯德基，我

才得到了暂时喘息的机会。

我大口的吃着汉堡，补充着自己被消耗过度的体力，一边奇怪

的问：「你怎么逛了半天街，才买了一件衣服？」

「我逛街不是为了买衣服。」阿果的眼睛看着窗外。

「那你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逛街。」阿果把视线从外面收回来，低头说道。

「纯粹的逛街主义者。」我耸了耸肩。

「原来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逛逛街就很好，不用买东

西。」

「你上过大学？」我一惊，才意识到自己问的有些失态。

 「上到大二，后来不上了。」阿果的口气倒是坦然，「很久之

前的事情了。我都快忘了。」

「为什么不上了？」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虽然知道一再

追问会让人不爽。

阿果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玩了没

两下，又放回去了。接着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的



话：「我不想谈以前，好像一直流浪在过去的时光里。」

那瞬间，我被震撼了。我终于明白，一直以来深深吸引我的，

并不是这个女人精致的五官，漂亮的面孔，颓废的烟熏妆，而

是她身上那种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即使在露出笑容的时候

也无法排遣的惆怅和孤独。

她的这种孤独，让我拼了命的想去拯救，虽然我并没有那么伟

大。

晚上回去之后，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我拿

起手机，犹豫再三，给阿果发了一条短信：果姐，你睡了吗？

过了一会，收到了回信：还没有睡。你呢？

我想了好一会儿，才给她回了一条：我已经睡了。你早睡吧。

晚安。

发完之后我才反应过来，睡了还能发短信？我真够操蛋的。就

像哪个老师说的来着，没来的同学请举手。

第二天一早，还没见到凶器回来。小妖说，他跟着李哥去外地

了，要四五天之后才能回来。我心道，最好永远别回来了。但

随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念头比较邪恶，立刻打住。

下午的时候，又接到了阿果的电话，她问我，有空吗？

我说，一直都有空。

阿果笑了笑，说，那陪我去看场电影吧。



我说好。挂了电话，心里幸福的好像被人灌了蜂蜜。

那天的电影放的是《导盲犬小 Q》，一开始进场的时候，我看

到那张海报，心想一条小破狗有什么好演的。结果这电影的杀

伤力太大了，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哭的稀里哗啦，鼻涕

眼泪抹的袖子上到处都是。阿果从包里抽出纸巾递给我，说：

「原来你心理这么脆弱啊。」

我没说什么，只顾着擦眼泪和鼻涕。

「本来以为你们打拳的，都是铁石心肠的家伙呢。」

「谁说的，那只是平常装的很冷酷而已，其实我们都……唉。」

我也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一个女人都没怎么哭，我一个

大老爷们哭的梨花带雨的，确实有点不像话。都怪电影太煽情

了。

回去的路上，阿果开着车，说：「西毒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还

是叫你欧阳吧。」

我点点头，思绪还沉浸在刚才的电影当中。

「欧阳，快毕业了吧。」

「嗯，最后一个学期了。」

「毕业后有什么打算，一直打拳吗？」

「还没想过，不过我现在还不想退出，我还没有实现我的目

标。」



「什么目标？还没挣够钱？」

「不是。」我摇了摇头，「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就像我教练

乃昆一样。这也是我开始打拳的原因。」

阿果扭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话。此时夜幕降临，已是万家

灯火。

回到基地，躺在床上，我又睡不着了。我拿起手机，故技重

施，发了一条短信：果姐，睡了吗？

过了一会，又收到了回信，还是跟昨天一样：还没有睡。你

呢？

我回了一条：我也没睡。我睡不着。

很快的收到了回信：睡不着？为什么？

我狠了狠心，发出了一条：因为我想你。

过了一会儿，我忐忑不安的收到了回信：为什么想我？

我沉吟良久，发过去了一句古诗：当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

今。

发完之后，我直接关机，睡觉。我有点怕了，我不想忐忑不安

的过一晚上，这种滋味太折磨人了。

3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一晚上噩梦，自己也说不清到底都梦见了些什么。第二天早起

跑完步回来打开手机，却是一条短信也没有收到。

我心里大失所望，这一天就在浑浑噩噩中过去了。我完全心不

在焉，在跟小妖穿着护具实战的时候，被他一腿砸头上了。小

妖扶起来我，皱着眉说：「西毒，你真叫耗子给咬啦？」

「我叫你给咬了！」我没好气的回了一句，脱了护具就回去躺

着了。根本没心思训练，整个心恍恍惚惚的，好像没油了的飞

机但是还着不了陆，就在空中一直的悬着，悬着。

这种感觉，真是坐卧不得，寝食难安。柳永曾经写词：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一直以为是他太过煽情，一个

大活人怎么能被区区「情」字困顿到如此地步？到了今天，我

才明白，古人诚不欺我。

整整一天，阿果没有找我，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给我发短

信。我怀疑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停机了，打过去查询一下，对方

甜甜的说道：「您好，您的话费余额为……」还没听完我就挂了

线。这时小妖跑进来，四下打量着我关心的问：「你叫耗子咬

哪了？」

到了天黑之时，我终于控制不住心里的纠结，主动给阿果打了

一个电话。当电话接通以后，我才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

地。

「果姐，今天没出去？」我试探地问道。

「今天不想逛街了。」她淡淡地说。



「哦，那你现在干什么？」

「在外面，准备吃点饭。」

「你跟谁？」

「就我自己。」

「那可不行，我得陪着你，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呢？」我忽然间

灵光乍现，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

「行，那你等着，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我故作轻松的坐在床上，掩饰着自己的狂喜。

其实温州女富豪徐姐那边，一直没什么报复性动作，后来的黑

拳比赛她也没有参予。谈判过了没多久，她就把百分之十五的

股份划给了李哥。从这点上来看，徐姐还算是一个本本分分的

生意人。但她为什么一直没参与拳赛，我想可能是刑巴的事情

对她的打击太大，让她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这块料……从始至终，

她都在老老实实经营自己的娱乐城，干的风生水起。所以说，

李哥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也应该如此，小心驶得万

年船。

不过，李哥的小心翼翼，却成全了我。

阿果开车接了我，一起去吃了晚饭。回去的路上，我问：「昨

天我最后给你发的短信，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你怎么不回呢？」

「回什么？」

我一下语塞。是啊，回什么？我想让人家回什么呢。人家能回

什么呢。

窗外吹过冷冷的风，我心里陡然升出了一股子热气！我暗暗对

自己说，死就死吧，身为爷们，死也得死个明白不是！我深吸

一口气，说道：「阿果其实我一直喜欢你，从见你面的第一次

我就喜欢上了你，我到现在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我的脸被人打肿了，可是那时候我一眼看见你就忘了疼。到现

在，四年了，我一直没有对你说过，也没有机会对你说，但我

实在受不了这思念的折磨。我曾无数次发誓要忘掉你，再不想

你，可我是常立志，立短志，我克服不了自己的感情。你不要

以为我是说着玩的，或是一时的疯话，我今年二十二了，我马

上要大学毕业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说完这番话，我就像一个引颈受戮的犯人，等待她的最后裁

决。

阿果沉默的开着车，点上了一根烟，半晌才说：「喜欢我有什

么用呢。我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

「你在海滨娱乐城做过花魁，拿过 88 号，我知道。」我的话说

完，阿果的身子轻轻一颤。

「你既然都知道，还说什么呢。」



「我不在乎。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在四年前了。但这四年，我

从来没有在乎过。我就是想你，喜欢你，没有别的。」话已至

此，我毫无掩饰。

阿果又是沉默，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以后会后悔的。」

「我已经后悔四年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等着我。」这句话

的杀伤力绝对够大，阿果握着方向盘的手轻轻一抖。够了，够

了，话说到这个份上绝对够了，再说下去都是浮云。阿果是文

学青年，可我也不是吃素的，后现代结构文学以及 70 年代国产

朦胧诗都是在我高中时候玩烂的东西。我要直击她的灵魂。

阿果没有再说话，她静静的开着车，一直开到基地附近慢慢停

下，对我说：「你到了。」

我没说话，也没有下车。车内的光线柔和，阿果在我面前低垂

着眼帘，她精致的脸庞有一种颓废人心的蛊惑。我忽然间一阵

心头鹿撞，慢慢的抓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挣扎，也没有动，她

的手滑腻冰冷，如同毒蛇。

毒蛇是诱惑的，颓废是美丽的，阿果已经让我完全沉沦。我贴

过去，轻轻的把嘴唇放到了她的脸上。

阿果低着头，仍没有动，我却全身发抖，哆嗦的如同风中的树

叶。

我像一个吸血鬼一样贪婪的闻着她身上的香气，那体香混合着

淡淡的烟草的味道，让我陷入到一个无法挣扎的沼泽。我沉迷

着，眩晕着，全身都是软的，只有一个地方是硬的。



阿果忽然张开双臂抱住了我。

我瞬间融化了。

……

完事之后，激情如同海水退潮，但我还沉迷在这陌生的温柔中

不可自拔。忽然，一个念头占据了我的整个脑袋——李哥要是

知道了这事，怎么办？

妈的，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这茬？

怪不得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奴隶，就是欲望战胜理性的人。 

4

万一李哥知道了，怎么办？我紧紧的抱着阿果，慢慢抬起头，

看着车窗上映出自己的脸，迷茫而模糊。阿果也紧紧的抱着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她的心里在想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我躺在床上思索好久，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阿果就好像我手中易碎的水晶，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碰她，我也

无法允许其他任何人再碰她，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直接杀了

我。小妖微微的鼾声从下铺传来，我慢慢攥紧了被子，下定了

一个决心。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把小妖和拐子叫了出来，约到基地外面走

走。小妖不耐烦的说：「干什么？」

「刚吃完饭，散散步。」我找了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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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鸟步！天天训练还不够你累的？」小妖丝毫不解风情，但

还是被我硬拉了出来。

「西毒，有啥事吧？」还是拐子心细，一下就看出了端倪。

「嗯……」我低头走着，踌躇了半天说：「我跟阿果好上了。」

「哪个……阿果？」他俩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就是……额，就是果姐。」我咬着牙说。

这两个家伙当场愣在原地不动了，直勾勾的看着我，就好像我

脸上在放电影似的。拐子用看史前恐龙一般的眼神盯着我：

「你再说一遍？」

他们两个吃惊在我意料之中，如果换了我是拐子，我也会吃惊

的。在中国，尤其是在道上混的，讲的就是一个「义」字。朋

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窃，何况这还是顶头老大的女

人。可是情之一物，并非道理可以讲清。如果情能够用道理来

衡量的话，那么自古以来也不会有那么多才子佳人深陷纠结之

中不可自拔了。问世间情为何物啊，有谁能说得明白。

听完我从头到尾把整个事情说完，拐子和小妖都愣了。

拐子死盯了我半天，又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西毒，事情既然

都已经这样了，你想怎么办？」

「我想跟李哥挑明了。反正都到这个地步了。」我说出了我的

想法。



「挑明，你想死啊！」小妖骂道：「你给李哥戴帽子，还要给

人家挑明，你活腻歪了啊！」

「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路走了，没办法，所以才找你们两个商量

一下。」我无奈的说。

「商量个毛啊商量，你上都上了，现在才说。你上的时候怎么

不过来跟我商量一下！」小妖指着我骂道：「我说你这几天唧

唧歪歪，不大正常呢，原来在琢磨这事啊……」

「小妖，少说两句吧！」拐子瞪了他一眼，对我说道：「西

毒，你想跟李哥挑明这事，可你想过后果没？李哥虽然平时对

我们不错，但他毕竟是老大。就算是一个平常的男人，你抢了

人家老婆他都会跟你拼命，李哥这人又……哎，我不说了，我也

猜不透李哥的心。」

「什么意思，你觉得李哥会废了我？」

「西毒，我话说难听点，阿果虽然不是李哥的老婆，只是他包

养的一个玩物，但毕竟跟了他好几年，李哥能没有点感情？李

哥做事一向痛快，从不拖泥带水，但在这件事上……我不好

说……」拐子到最后也沉默了。

我知道他不好说，但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今天才找两位兄

弟，到时候帮我撑着点。万一李哥真要发起怒来，你们能劝就

劝，劝不住就罢，那就算我西毒倒霉。」

小妖看着我，叹道：「兄弟，为了一个女人，值吗？」



「值。」我语气无比坚定。我等了四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不管前面是什么刀山火海，我也拼了。

晚上我坐出租车去了阿果住的地方，给她说了我的决定，阿果

也愣了，她劝我别这么干。我说我不管，我不能再让别的男人

碰你。阿果抱着我就哭了。

原来爱情，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二天是李哥从外地回来的日子。我给凶器打了一个电话，让

他开车带着李哥直接去万豪酒楼，我在那订了一个包间。凶器

在电话里还笑骂我：「看不出来啊，你小子挺会拍马屁的！」

挂了电话，我长吸了一口气。该来的，总会要来。

我坐在万豪酒楼的包间里，先点了几个凉菜。旁边坐着小妖，

拐子，就我们三个。我看不到自己的脸色，但他们两个却是脸

色铁青，一言不发。屋里气氛沉闷的让人窒息。

我打开白酒，倒了一大杯，咕咚一口就闷了。酒壮怂人胆，我

不是怂人，但也要借这酒壮壮胆子。

两杯酒下肚，我的胸口热了起来。再倒第三杯的时候，拐子按

住了我：「行了，别喝了。等会李哥来了你他妈喝的眼睛都睁

不开了，还说个屁啊。」

我坐在那里，等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走。本来已经有所觉悟的

心忽然又慌乱起来，不听话的怦怦乱跳。我就像等待被处决的

犯人一样，那一枪是痛快的，难受的是那一枪之前的时间。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的脚步声响了起来。是李哥跟凶

器来了！我的心猛地狂跳起来，几乎要蹦出嗓子眼！

门开了，李哥的脸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他妈的竟然呆住了！

「西毒啊，怎么个意思，还想起来请李哥吃饭了？你这可是大

姑娘上轿，头一回啊。」看来生意谈的不错，李哥的精神格外

的好，笑呵呵的坐在了椅子上。可是他随后就察觉到了屋内气

氛不对劲，看着我说：「西毒，怎么了？」

我二话没说，「扑通」一下跪在了李哥的面前，低头说道：

「李哥，除了父母，我这一辈子没跪过人，你是第一个。不管

你有多大的火，不管你想怎么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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